
你谦我让路不“怒”

随着都市有车族地悄然
兴起，拥有一辆小汽车，不再
是普通百姓的梦想，马路上汽
车的与日俱增，也让信阳———

这座小城的人们渐渐患上了
“路怒症”。

每到交通高峰期， 汽车、

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自行
车， 从各个小区涌满街头，把
有限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上
班的、上学的，为了赶时间也
无暇顾及交通规则， 绿灯停、

红灯行，忙得交警和协管员吹
破哨子也无济于事。人为的堵
车不仅是北京等大城市的“顽
疾”， 也已成为中小城市街上
每天上演的一幕幕“闹剧”。汽
车喇叭加大音量此起彼伏、叫
唤不停，行色匆匆的人骂声载
道、不绝于耳，个个脸上写满
一脸的怨怒，“路怒族”不知不

觉地在你我他中形成。尤其在
单行道上， 所有的车辆或并
肩而行或擦肩而过， 性急的
在来往穿梭中， 难免会与正
常行进的车辆或行人磕磕碰
碰，于是司机与行人、司机与
司机就有了纷争、埋怨，甚至
拳脚相向。

作为有车一族，一天早上
因上班赶时间，不小心汽车前
面引擎盖碰了一下一辆三轮
车的后轮， 三轮车抖了抖，车
上的大爷立马下来，一把将车
扎在我的车前，双手叉腰一声
大吼：“下来！” 一副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的架势。中国有同情
弱者的民风， 机动车让人力
车、人力车让行人，一直是不

成文的规定。汽车与三轮车相
碰，我是强者他是弱者，切不
可掉以轻心，心想今天遇到麻
烦了。于是，我将车停下，先做
了一个深呼吸，放平自己的心
态， 然后展开笑容：“大爷，真
不好意思，刚学开车，判断有
误，让您受惊了。”想必大爷没
想到一个弱女子来了这么一
招，竟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向
我发话。 正在他犹豫之际，我
又赶紧赔礼道歉：“大爷您看，

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下，也没伤
着您的车，请您老多多担待。”

旁边一下来了许多围观的人。

大爷见状， 无奈地挥了挥手，

做出让我走的手势，大有好男
不跟女斗的绅士风度：“年轻

人，以后车开慢点哟。”我连忙
“好好好”地答应着，小心翼翼
地钻进车里，生怕老大爷一个
反悔，纠缠不休。一场“两伊战
争”的口水战在彼此双方的谦
让下化干戈为玉帛了。

不过，我也从中悟出了道
理，都市生活节奏紧张，交通
空间拥挤，笔者奉劝大家要做
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市
民，消除“路怒”不良的怨气，

同时行走在路上遇到磕磕碰
碰的情况，只要无大碍，彼此
心里能多一份宽容，马路就宽
了许多； 嘴里少了一份怒气，

就不会引起“路怒”的纠纷，和
谐社会才能真正地在我们大
家的努力下和谐起来。

联律四则

徐生力
一、春夏秋冬

柳舞池塘归燕紫，

兰香草野映山红。

迎风麦浪绫罗缎，

出水芙蓉碧玉琼。

果硕稻丰金菊瘦，

天高云淡赤枫浓。

梅花点点风骚尽，

松竹青青本色同。

二、梅兰竹菊
只为瑞雪递清香，

不必周身披绿叶。

光风丽日舞长剑，

雅致清和飞彩蝶。

遮雨挡风摇翠影，

虚心处世示高洁。

任由秋气挚坚贞，

待到来年消暑热。

三、孝悌忠信
芝兰玉树遵德始，

寸草春晖尽孝人。

敬长尊兄德有序，

夫随夫唱爱坚贞。

知书达理忠弥厚，

崇德尚贤福满门。

待人取义言纯正，

处世以仁德弘深。

四、福禄寿喜
和谐社稷蓄洪福，

忠厚人家有瑞光。

无视为官逐厚禄，

垂青守正志行方。

福如东海人长寿，

富满金山日大康。

五彩云来民获喜，

九州国昌祚绵长。

冬之精灵

肃杀的冬季， 令万物憔
悴， 自然的一切灵动好像皆
被寒潮封冻， 潜伏在时光的
驿站里。难耐这被动的单调，

于是便穿越惯然感触， 在现
实与记忆间努力探寻那冬日
的精灵。

雪姑娘，调皮地催撵着冬
翁的脚步，扯下这位时光老人
衣裳上洁白的绒絮，一起抖落
在天地间， 闪动成无垠的帷
幕，晕染着自然的色调。五彩
的落叶、枯黄的山脊……都乖
巧地躺在温情蓬松的雪被里，

享受爱抚，静静安睡。抹开冰
晶迷蒙的玻璃窗，雪精灵还在
纷扬， 轻轻柔柔地旋舞着，演
绎成了壮阔， 澎湃着冬的激
情。

那恋巢的麻雀从来就不
向往远方的温暖，成群结队地
飞舞在雪后酷寒的故地，依然
坚强并快乐着。 常见雪地里、

树枝间、屋顶上停着灰黑的一
群，在那里欢鸣着冬季，寻觅
着快活。圆圆的脑袋，悠闲地
转动；如点水般地跳跃，轻捷
而有韵律；驻在那里，有心无
心地啄食着裸露的草籽或是
砂土， 似是充饥又似玩耍。偶
来一声惊吓， 便立即展翅飞
远， 留下清脆的叫声一道、倩
影一弧。

跃动的小溪，已然水落石
出。 既而从岸边的枯草堆里，

慢慢生出薄脆的片片冰凌，有
的晶莹、有的磨砂、有的绽放
出美丽花纹。生了又融，融了
又生。 但终被冬的魔杖一点，

一夜间固化成了河冰，敛起了
柔美、休止了灵音。在深潭的
冰面上，凿一眼窟窿，伸进钓
钩，等待来的将是活蹦乱跳的
鱼儿。若是馋了，烹成美味；若

生怜惜，放逐水中，乐趣尽在
其中。

兴致驱使， 步入谷壑。偶
遇新大陆般的垂山冰挂，惊叹
岂够抒怀。扑倒在脚下仰视或
是轻吻，或者敲下一块，冰凉
入口，爽了身心；然后冰、人一
体， 闪存于阳光折射地炫彩
里，美了自己，留了壮观。雪后
初晴，亦可在屋檐下，寻得排
排晶莹剔透的冰柱垂挂，且自
然地滴落成锥形； 若细细瞅
来，那圈圈螺纹好似载着流动
的时光，最终凝聚在闪着光亮
的尖点。日晒三竿，冰柱融水
嘀嗒飞落，织成了珠帘、溅出
了雨雾、淌成了小河，凌凌远
逝。

火是冬的天使。 在乡下，

集一堆干柴秸草，暖暖地在墙
脚下点燃，三五成群暂居于温
暖的庇护下， 甩两把扑克、下
几盘象棋、扯半天闲话，这寒
冷的冬日亦会如此闲适惬意。

记得儿时夜校放学了，在半路
寻方开阔地，燃起几捆玉米秆
儿，熊熊的火焰噼噼啪啪冲天
而上， 暗淡了皎洁的明月，隐
去了闪烁的群星，映红了少年
的脸庞；围着火堆跳着、转着，

热闹了寂寥的旷野，放肆着激
扬的青春。最喜寒风凛冽或大
雪纷飞之时， 将屋子打扫干
净，守着旺旺的火炉，或读书、

或喝茶，或呆呆地看着蓝莹莹
的火苗悠悠晃动，如是催眠般
地在温暖中忘却了时间。

火红的灯笼、 炸响的爆
竹、欢腾的焰火、翻滚的水饺
……当这一切灵动的符号出
现， 标志着冬已渐近尾声、春
已蠢蠢欲动之时， 这冬之精
灵，又要难舍地远去了。相信，

有了这些精灵的相伴，这冬便
也不再漫长、冷峻，定会在心
中渴盼着明冬的再次相会。

收获快乐

快乐是一种体验， 但生
活在快乐之中的人却很少去
回味，我也不例外。

父亲快
74

岁了， 休闲垂
钓之外，隔三差五、乐此不疲
地接送小孙子上学。一天，家
属院新来的门卫对我说：“我
看这来来往往、 老的少的都
与那个老爷子说说笑笑的亲
热劲儿， 咋看这老人都非同
一般！ 原来那是你父亲呀！”

这时， 我的心头有一种震撼
的感觉。

想到十多年前， 我参加
工作几年后，父亲快退休了。

眼见一些退休没几年已呈现
快速衰老的人； 一些原来在
单位叱咤风云， 退出工作岗
位后， 就再也没有走进过原
先的工作单位的人。那时，心
里不免有些莫名的担忧。

好在父亲退休前夕，凭
借其几十年做学生管理工作
的丰富经验， 被当时的信阳
卫校广东省揭阳分校盛情相
邀， 到分校主抓学生管理工
作。 父亲可以继续做令他感
到快乐的事情了， 我的心也
踏实下来。

中原人到南方， 难免会
不服水土。 我尽可能地多打
电话，以缩短时空的距离感。

电话中， 父亲谈到为学生组
织文体活动的趣事， 带队出
早操、 检查学生晚自习、与
“问题学生”促膝谈心、为生
病的学生送去亲手加工的饭
菜等。说到信阳卫校往届毕业
的广东学生得知他在揭阳市
后，结伴辗转两个城市前往探
望时，显出几许兴奋。平淡的
话题，却让我感到了父亲一如
既往的执着与投入，那种对生
活的热爱与健康的精神状态
让我可以暂时放心了。

一天，他说，最不适应的
就是喝不到信阳的水泡出的
信阳茶了。后来，竟然在距学
校几里之外的一座观光游玩
的小山上找到一处可以饮用
的山泉水， 用这种甘甜的泉
水泡出的信阳毛尖茶并不比
家乡的逊色。再后来，这个秘
密被他身边的一些师生发现
了。 父亲居室的取水桶里就
再也没有中断过这种泉水，

那是师生们自发为他运送来
的水。他们安慰他道：别太想
家了， 我们这里也有你们那
里同样的水。

三年后， 在分校办得如
火如荼时， 父亲谢绝分校师
生地再三挽留返乡了。他说，

我带来信阳卫校的管理经验
已经开花结果， 我的使命完
成了。此后每年的除夕之夜，

父亲总能收到早已天各一方
的分校师生打来的问候与祝
福的电话。 十年前的一段相
识相知之缘，令他（她）们对

父亲有这么长久的牵挂，使
我对父亲退休后的一段幸福
生活感到无比的欣慰！

父亲回家时， 用在揭阳
领到的工资买了三套家用电
器， 分给我们姊妹三人作为
纪念。我对此格外珍惜。因为
我知道， 我们都不是“啃老
族”，父亲也不是一个看重物
质利益的人， 这纪念意义就
非同寻常了。

父亲在计划经济时代做
过几十年的学生管理工作，

分管招生和学生毕业分配，

在“铁饭碗”被格外看重的那
个时代， 与社会各界交往甚
多。那时，找他办事的人多得
似乎能把门槛踢破。 父亲为
人办了好事之后， 拒绝吃请
及礼物，有他自己的办法。对
学生，他说：你现在花的钱也
还是你父母的钱， 等你将来
出息了再来看我这个老师！

对单位同事，他说：没准儿哪
天我也会有求于你的； 对工
人农民，他说：我知道你们经
济上并不宽裕，买这些东西不
知要花去多少工资，卖掉多少
粮食！对商人，他说，我知道你
很有钱，我现在的生活还过得
去，如果日子不好过，我会找
你的！对官场政要，他说：什么
都别说了，只当我们交个朋友
好了！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使
交往双方保持了尊严，他的真
诚常常令一些素不相识的人
为之感动。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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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校庆时，一些六、七十
年代毕业的学生见到父亲，

欣喜若狂。 几个学生问：“马
老师， 您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吗？”父亲不仅叫出了他们的
名字， 而且讲出了几段他们
当时校园生活的细节。于是，

一阵狂喜、拥抱与欢呼声中，

父亲几乎被抛向空中。

此后的不期而至的探望、

校友会、 班级同学会不断，父
亲每每应邀前往，与学生共同
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学生们
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有的帮
助他改变了居住条件。得到那
么多人真诚的祝福，这种快乐
超越物质层面，带给父亲以精
神上的满足。

一直以来， 我以为父亲
有时天光未亮就起床带队出
操太过辛苦， 但从他硬朗的
身体看，他确实收获了健康。

他在卫生教育管理战线辛勤
耕耘几十年， 在无数人的心
中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美
好记忆，播下了快乐的种子。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 搅得
人心烦意乱的年代， 父亲收
获着他的快乐。有时我想：是
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
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收获了
父亲这笔精神财富，我想，我
也可以尽享生活的快乐了。

岁月神偷

这样生活着， 这样任日子重复着，

总有某个瞬间，你蓦然回首，惊觉日复
一日流逝的岁月才是最不可防备的神
偷。它在季节的变换中，在昼夜的交替
里，在你身边，在你手上，它无处不在，

但它总是躲着你的心远远的， 让你最
后觉醒， 它悄悄地将你一头青丝染成
白发， 它毫不留情地在你脸上刻满皱

纹，它偶尔到你心灵走一遭，给你的心
头重重一击，当你猝不及防地惊醒时，

它已成功偷走了你大部分的“财富”，

只留下满地狼藉。

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 人就踏上了
征程，沿着早已画好的生命轨道前行，亲
人搀扶你走上最初的旅程。总有一天，你
必须一个人背上行李出远门， 身后已没
有为你守候的门， 身前没有一盏指引方
向的灯，投身茫茫人海，混迹滚滚红尘，

一路跌跌撞撞，一路勇往前行，一路都有
歌声， 只为相信终有一天会到达一个鸟
语花香的港口， 领略一片属于自己的美
不胜收的风景。 渐行渐远……有些人仿
佛被生活牵着鼻子， 一步步走向名利的
浮云深处，再也看不见任何人生的风景，

那时才深深悔恨， 最终留给世界一个孤
独的背影。

爱唱歌的少女，如今已不再歌唱，岁月
偷走了她歌唱的心情。骑单车的少年，当年
鼓足勇气的表白，早已随着夕阳，沉沉地坠
入黑黢黢的群山， 再也想不起那曾经深深
爱恋的女孩和纸条上的誓言。 故乡的杜鹃
花，年复一年的红遍群山，篱边的牵牛花已
经忘记枯荣了多少季节、岁月……

有一种美丽叫执着

执着地走下去吧，不要屈
服于命运，向着那灿烂的阳光
生根、发芽吧，命运在自己手
中。 ———题记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忘的，

妈妈出差去北京学习，一去就
是三个多月，而爸爸也经常出
差。对于习惯了家长呵护下生
活的我来说，这件突然发生的
事， 对我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许多难题、 疑问无法询问家
长，并且，也没人说知心话了。

为了忘却那一个个烦恼，

我在阳台上用一个纸杯子装
了些许的土，种下了一颗嫩绿
的绿豆，并告诉妈妈：“等您回
来了后，咱们一起欣赏长大后
的它吧！”

于是， 我便每天都细心地
呵护它，为它浇水、除虫。它也在
默默地吸收着养分，成长着。

可是，一天、两天、三
天……一个星期过去了，那颗
绿豆丝毫没有要发芽的样子。我
很着急，便跑去问奶奶，奶奶告
诉我说：“现在是冬天，这么冷的
天气， 它怎么可能会发芽呢？放
弃吧！”可是我并不相信，依旧每
天给它提供着水分。

后来，期中考试的日子就
要到了。 由于学习越来越辛
苦，在一次保证了它足够的水
分之后， 我便没有再去管它，

也逐渐忘却了它。

又过了约一个星期以后，

不经意间， 我在阳台上发现了
种那颗绿豆的杯子。 杯子不知
道什么时候被人碰倒了， 杯口
与墙壁间的距离只有一厘米左
右。之后的景象让我为之一振。

只见那一厘米的缝隙里， 一株
绿色的芽儿， 努力地往上生长
着， 它虽然看上去有些弱不禁
风，但是，它依然挺直了腰板，

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着。

它执着，给予它的只有短
短不到一厘米的缝隙； 它执
着， 虽然它要面对的是严冬；

它执着，在无人知晓下它努力
向着阳光生长着！

泪水滑过了我的脸颊，我
相信，我也能像它一样执着地
生长，虽然有许多困难，虽然
路不好走，但是阳光终会洒在
你的身上，只要执着。

那灰色的生活过去了，擦
干泪水，我向着阳光努力生长
着。阳光下，又一株幼苗执着
地生长起来，加油，向着希望
生长吧！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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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姑 妈

田野上飘来一把小洋伞。

犁田的、耙地的都慢了下来，连耕牛都瞪圆
了眼睛，看着小洋伞由远到近，由小变大。因为
洋伞下罩着一个惊艳的“洋婆”。

女人中等个儿，皮肤细嫩，齿白唇红，瓜子
脸上总荡着春风。

“金妹回来了！”“这么热的天还回娘家”

……人们在搭讪中目送着小洋伞渐渐远去。三
寸金莲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起伏而行， 越发把
凸凹有致的身材衬托得让人心动。

这应该是解放前的事情， 老辈人都喜欢把
好看的女人叫“洋婆”，洋气的婆娘。

一
她是我的姑妈，实际上是我姑奶奶。

我们那里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天高皇
帝远，称谓常常倒着来，儿子管父亲叫爷，管爷
爷喊爹。所谓姑妈原本是妈妈的姑姑，我则应该
叫姑奶奶。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姑妈身边度过
的。姑妈的村子很大，大约七、八百人口，紧挨着
武山湖。村头山坡上有两棵很高的松树，微风吹
过，松涛阵阵。

我儿时的幸福记忆全在姑妈怀里度过的。

一放假就爱往姑妈村里跑，去了就不愿回来。家
里兄弟姊妹多， 父母能把一大家子人养活实属
不易，家里的字典上根本就找不到“溺爱”二字。

姑妈家就是我的天堂。在那里，我不用带弟弟、

妹妹，不用上山捡柴，不用给全家人做饭，更不
会动辄受到父母的责骂。我可以自由地看书，一

把椅子一本书在湖边树阴下一坐就是一晌午。

到吃饭时，姑妈会拖长声音喊：“宝儿，吃饭啦”。

姑妈做什么都好吃， 快臭的鱼也让她做得满屋
生香，馋得小猫在桌子底下乱窜。

大年三十， 别人都往家里赶， 而我则要走
七、八里小路往姑妈家跑，因为姑妈没孩子，最
怕过年，所以父母总让我大年夜陪着老两口，每
年都这样。我上大学后，有时回老家还要在姑妈
的怀里睡一宿。

二
其实姑妈是有孩子的，多年后母亲告诉我。

姑妈娘家姓熊，楚国的国姓。但熊姓家族在这一
带弱得不能再弱了。偏偏弱族出美女，十里八村
没人不知道姑妈熊金妹的。

湖边上有家姓朱的大户， 是这一带有名
的“湖霸”，不知用啥法子，硬是把姑妈掳掠
而去， 做大做小母亲不记得了， 但姑妈肯定
为朱家生了一个儿子。 听说那个男人对她还
不错， 打着洋伞回娘家应该是姑妈年轻时最
得意的时候。

临解放时，“湖霸”被“革命”了，姑妈的孩子
也夭折了。姑妈作为“战利品”，被湖这边的游击
队弄到山上。游击队员们对“湖霸”的漂亮女人
难免有轻薄之意，这时，游击队长出现了，说她
也是苦命人，断不敢造次！他将姑妈送到山上一
座庙里，每天有吃有喝，时不时还来探望。一年

后，姑妈嫁给了游击队长，就是我后来的姑爹。

姑爹是个厚道人。虽然他和姑妈一生无后，

但他对姑妈一辈子却呵护有加， 从没见过他对
姑妈大声说过话，轻言细语，脸上总挂着绵绵的
浅笑。或许是庙里和尚曾保护过姑妈的缘故，每
年大年初一早上，他都要带我上山给和尚拜年，

他说过年和尚最孤单。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
才知道国家对老游击队员有特殊照顾， 每年能
从县民政局领

300

多元钱，可惜没领几年姑爹就
不在了。

小时候从姑妈家回来总是恋恋不舍， 姑爹
总要在湖边上送我很远很远，分手了，我也歪歪
扭扭，不好好走，我知道他在后面看着我。直到
绕过一个山嘴，料想姑爹看不见了，这才好好走
路。考大学那年暑假，我一直在姑妈家床铺上翻
来覆去睡不着， 姑妈也一会儿一醒：“宝儿，别
急，明天让你姑爹划船带你到城里问问，看分数
出来啵？”第二天一早，姑爹就把小船准备好，划
一上午划到县城，分数还没出来，祖孙俩悻悻地
往回划，到家时，太阳都快落山了。划了一天船
的姑爹仍旧乐呵呵的，“没问题， 宝儿一定能考
上”！

三
姑爹姓廖，在家族中排行老四，村里许多人

都喊他“四哥”、 “四叔”，姑妈自然就应了“四
姐”、“四姨（老家喊妈叫姨）”。

冬天的山村，没有电灯、电视，吃完饭，大家
都喜欢来姑妈家来闲坐聊天。一根旱烟袋，你一
口我一口，把小屋抽得“狼烟动地”。男人们不
厌其烦地回忆着当年山上湖边打游击的壮
举， 还有文革中武斗的琐事。 姑妈则就着一
盏昏黄的煤油灯， 在纺车上边听边纺线，她
先将棉花搓成条， 再把条纺成线， 然后再织
成棉布。 均匀的纺车声是我儿时最甜美的摇
篮曲。常常等我一觉醒来，她还在纺。姑妈将
织的白棉布染成各种颜色， 给我们做衣服、

做鞋子，还分给左邻右舍。现在想来，那线锤
上缠绕的都是姑妈的青丝啊， 她把青丝纺成
了白发。到老了，她和姑爹的寿衣、寿布她都准
备得好好的，说到时候拿出来现成的。

1976

年全国防震，姑妈来我家帮助炒米（预
备万一地震用），把家里坛坛罐罐装满了，她还
嫌不够。说真要地震了，逃难的人就多了，说不
定一碗炒米能救一条命呢。

一字不识的姑妈热心而贤淑， 常常语出惊
人。驻队干部最喜欢来她家吃派饭。村里谁家父
子不和、兄弟不睦或夫妻干仗，都喜欢找“四姨”

评理。姑妈边纺线、边说理，直到把大家心中的
乱棉花也都纺成了线线， 既连绵不断又清楚明
了。这时候，纺车前的小脚姑妈倒像个理学家。

从姑妈家到我家，要翻过一座小山，小山背
面有一条翻山小道，有一次我对姑妈说，要是山
那边什么也没有怎么办？没想到姑妈竟正色道：

世上就没有断头路！

姑妈不在世多年了， 但姑妈的这句话却常
在我的耳边回响。是呀，只要人在，就有路在，只
要路在，就有希望在。

寒冬品梅分外香

寒冬腊月，朔风凛冽，百花凋零，

唯有梅花傲霜斗雪，独占枝头，馨香
扑鼻，沁人心脾。那蜜蕊黄瓣、顶寒怒
放的花朵，那姿态婀娜、迎风摇曳的
枝条，多么俏丽端庄，形态俊逸，让人
不禁脱口而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来梅花扑鼻香。”

梅花， 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之一，

品种繁多，奇幻多姿。有艳如胭脂的
红梅，有花朵茂密的宫粉梅，有被嫩
绿的花萼衬托着白色花朵的绿萼梅，

也有炽热奔放的腊梅， 还有朱砂梅、

洒金梅、黄香梅等，据前人记载，共有
百余种。

梅花铁枝不屈，岁寒独秀，具有

傲视逆境的风骨，自古以来就受到人
们的喜爱。

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爱梅成癖，作
有上百首的咏梅之作，如：“向来冰雪
凝严地， 力斡春回竟是谁”，“雪虐风
鏖愈灿然， 花中气节最高坚”，“放翁
年来百事清，惟见梅花愁与破”等，表
达了自己对梅花的深深喜爱。

宋代诗人林和靖，隐居在杭州西
湖小孤山，终身不仕，亦未娶妻，“梅
妻鹤子”。 他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逼真地描绘了
梅花的风貌，一直为后世所推崇。

当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一首
咏梅诗中写道：“曩见梅花愁，今见梅
花笑。本有东风盈满怀，春伴梅花到。

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
结队来，遍地吹军号。”这一愁一笑，

立刻把梅花写活了。 那任凭风袭雨
侵，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那引来万
紫千红而谦逊自处的神态，怎不令人
为之振奋。

对梅花的喜爱， 何止于文人雅
士？

寻常百姓，对于梅花同样情有独
钟。“金蓓锁春寒，一花香千里”。每到
寒梅飘香时，有多少人情愿冒着刺骨
寒风去寻梅赏梅， 家家户户的客厅、

书房、卧室，花瓶里都不免要插上一
束梅花。即便只有那么三两枝，那冰
清玉洁的身姿， 暗香袭人的气韵，已
然让房间焕发出高雅、温馨，就算是
简室陋居，也顿时提升了文化品位。

记得若干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朝鲜姑娘“卖
花，卖花……”的歌声响遍了大街小
巷。我真想让那朝鲜卖花姑娘来卖梅
花，不用歌唱，也不用吆喝，随风飘送
的花香就是最好的招徕，爱花的人儿
远远地嗅着了，定会循着花香远远地
寻来。行色匆匆的路人，见着了这开
在冬天里的花儿，即便不买，也会缓
了脚步，一观梅花风姿，一闻梅花馨
香。 妙龄的女孩子手里握了一束梅
花，仿佛徜徉在冬日的春光里；老人
们握着梅花，不时凑近鼻端，闻闻梅
香，脸上满是欣慰与祥和。

又是一年品梅时。我沉醉在梅花
的意境里，不知不觉间，春天就在眼
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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